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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影片，更讓世人知曉台灣昆蟲的多樣，只

是知者寥寥。

早年拍攝自然紀錄片，遠比其它題材，

有著難以想像的困難。由於昆蟲太小，李淳

陽使用16釐米攝影機拍攝時，必須設計一款

接寫環，到處去訂購。好不容易，從日本獲

得特製鏡頭後，再辛苦改造，才有往後8年拍

攝的機會。

劉燕明用同樣的機型，也改造了一個長

鏡頭，克難的拍攝。鳥類的飛行快速，到處

移動，更讓他的拍攝倍加艱困。他往往得搭

蓋一個隱蔽帳，鎮日坐在那兒守候。如此以

帳篷為家，有時一待就是好幾個月。

從李淳陽到劉燕明，這個階段的自然紀

錄片，儘管耗費相當大的底片資本，卻難以

獲得任何贊助，全靠自掏腰包。劉燕明還窮

到跟我借錢，買底片攝影，卻無力償還。縱

一、小綠洲　側寫台灣自然生態紀

錄片（劉克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副主任）

1984年秋天，一位滿臉鬍子，牙齒不多

的人，在台大附近跟我碰頭。那時，單身的

我，浪漫而熱情地把第一本自然報導的版

稅，捐贈給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他

看到了這則小消息，很感動，決定放棄鄉土

藝術片的拍攝，準備投身於自然生態保育行

列。我聽到了，也肅然起敬，不僅請他喝咖

啡，當下還答應，再度回到關渡沼澤區，協

助他進行鳥類拍攝的活動。

我便這樣意外地參與了台灣鳥類最早的

拍攝紀錄。2年後，這位叫劉燕明的導演，因

為拍鳥，成為知名的自然紀錄片導演。不

過，台灣拍攝動物紀錄片的源起更早。遠在

1968年時，昆蟲專家李淳陽博士就自費摸索

紀錄片的拍攝。1976年初，BBC播出他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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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片子拍好了，也乏人問津。

2年後，他到六龜林試所邂逅生態學者

金恆鑣，獲得食宿的補助，方能完成台灣藍

鵲的拍攝，此後更有台泥等財團的贊助，才

有餘錢，換上一副假牙。這時，隨著保育意

識興起，以自然為題材的紀錄片工作者也逐

漸出籠了，李進興、梁皆得、鍾榮峰、鄧文

斌等都選擇了不同的生態議題，展現台灣生

物的多樣風貌。國家公園、林務局等政府單

位也體認到自然紀錄片的影像敘述魅力，積

極地投入這方面的贊助和計劃。但自然生態

紀錄片所耗費的金錢和財力，絕非一二單位

所能長期負擔。這些單位在拍個一二部後，

往往也難以持續。

近幾年，自然紀錄片的完成，多半出自

資金和成本勉強充裕的公視，大抵是可以理

解的。但自然紀錄片仍在慘澹經營，人材停

滯的現況，並未改善多少。連帶地，編劇內

涵和運鏡美學呈現了微緩的成長。從早期勉

強入圍金馬獎，以迄現今，難以獲得評審青

睞，大抵可看出這個明顯的窘境和隱憂。台

灣的自然紀錄片繼續像臨時的小綠洲，偶而

出現於沙漠。（本文曾以「小水灘　側寫台

灣自然生態紀錄片」一文登載於95年12月8

日之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今經作者將小

水灘改為小綠洲並於本刊刊登之）

二、走一條純粹的路—環境紀錄工

作者的執著（柯金源：公視「我們的

島」製作人）

「自然界的美麗壯闊與色彩，是很難用

影像紀錄媒材忠實再現的，因為人類永遠無

法完全複製宇宙間的自然脈動」。攝影老師的

告誡，多年來，仍縈繞在腦中，像一句魔咒，

也像一道探索影像紀錄本質與價值的指引。

1994年，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步伐，雖然

漸入佳境，但賴以維生的島嶼環境，似乎每

下愈況。沒想到，7年前鏡頭框景下的好山好

水，一轉身，土地已是滿身苦難。

為了傳達長期所做的田野調查訊息，大

幅度調整媒體呈現方式，透過報導攝影與文

字紀錄的力道，並結合電視紀錄片的表現形

式，以提高和外界溝通的效能。在某種程度

上，電視節目是允許適度的，加入事件以外

的影音元素，譬如敘事節奏的調整、加強視

覺張力、音樂或聲音效果、剪接特效輔助、

並兼具娛樂性等等。

紀錄片形式確實加強了環境議題的呈現

深度，也較能多元傳達整個環境的變遷與時

間軸線的比對。另一方面，環境問題的傳達

與探討，也似乎跟著社會人文的脈動，向大

眾閱聽習慣靠攏，才更容易被解讀，達到更

有效率的溝通，對於被紀錄的議題也才能有

所助益。

所以，前幾年在採訪現場，不管是以照

相機或用電子攝影機，作為紀錄或創作的工

具，總會去思考要以哪一種結構的視覺張

力，才能將現場問題再現。

當時，在影像結構的表現，有2個不同

的表現形式，一種作為報導用途，另一種純

粹以影像美學表現為主。如果是報導用途，

影像必須能立即吸引閱聽人的目光，如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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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時間允許，再從美術的觀點去框景，並

強化視覺張力的效果，也就是先強調影像的

視覺表象張力，再進一步追求影像的內涵。

經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再度對於汲汲

營營的表現方式產生質疑，尤其是在苦難的

土地上，尋找感動元素的行徑，更深深的衝

撞自己的道德尺度。環境紀錄片的意義，是

在促進人類更加了解自然界的脈動，與永續

發展矛盾衝突之省思。除了生物、地景的描

寫之外，更須要觀照人與環境互動之後的種

種變貌。

再回到環境紀錄工作的起點。試想，紀

錄工作者除了必須具備專業媒體傳播製作技

術以外，他還必須飽覽自然生態知識、內化

的環境正義之價值觀。平時還要廣泛收集資

料，密切關注環境議題的時事。採訪紀錄場

域往往是在人跡罕至的山區或海洋，甚至是

極地，如果沒有刻苦耐勞與堅強的體魄及毅

力，是無法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與工作。

既然，環境紀錄工作有其使命與困難

度，那麼是否應該先達成初衷，不要沉溺於

表現思維。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傳達、向

上提升、參與式的社會運動路線。也就是以

自己熟知的表達工具，將所認知的真實重

現、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

藉以實踐生命的價值。（本文亦登載於95年

12月10日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

三、用影像作品建立生態觀（游惠

貞：資深影展策展人）

有一則手錶廣告，文案說：「沒有人真

正擁有這只手錶—你只是幫下一代保管而

已。」同樣的話更應該放在我們對待生存環

境的態度上：「浮生數十年，誰能真正擁有

寸草寸土呢？」我們不過是地球的過客罷

了，這塊土地終究要交到下一代。至於交到

他們手上的會是什麼樣的環境，我們這些

「使用者」勤儉自持或者揮霍無度，造成的結

果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但對環境議題盤根錯節，要訴諸大眾，

還有什麼比影像作品更便利又有效呢？近年

來許多人特別喜歡講「愛台灣」，但我們對這

塊土地的瞭解到底是什麼？一個以台灣生態

為關切主題的電影節，正是要填實「愛台灣」

的內涵。

有一回，跟一群小學生一起看公視的報

導影片「塑膠寄居蟹」，影片中呈現了台灣的

海灘上許多找不到貝殼的寄居蟹，只得寄身

在空罐頭、破燈泡、保特瓶等等奇異的「寓

所」中，笨拙地在海灘上爬行。小朋友看了

特別有感覺，因為在這個海島上長大的孩

子，幾乎都有過到海邊撿貝殼，或者購買貝

殼飾品的經驗。看過這部影片之後，孩子們

不僅了解了寄居蟹的困境，也體會到什麼是

「無心之過」。

我相信關於台灣本土特有的獼猴、蝴

蝶、水鹿等等蟲魚鳥獸的生態紀錄，都能引

發類似的共鳴，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台灣

的面貌，生態電影節大費周章地蒐羅數十部

紀錄台灣生態的影片，其共同特色便是親

近、切身，我們何曾有機會深入地觀察跟我

們共同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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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從感性出發的認識與了解，落實了

許多人常掛在嘴邊的「愛台灣」。

「貢寮，你好嗎？」是片單中的另一案

例。貢寮反核四運動曾經轟轟烈烈，甚至變

成選舉的重要議題，如今事未過境已遷，核

四廠停停復蓋蓋，政治人物的承諾反覆再

三，漸漸媒體已對這個議題失去了興趣。此

片導演是當年跟著反核熱潮來到貢寮的諸多

社會運動的見證者之一，只是她沒有隨著其

他的旁觀者一起離開，而是把她的所見所

感，努力用影像紀錄了下來，最後完成了一

部素樸感人的紀錄片作品。

當我們看這部影片的時候，除了看到貢

寮鄉民如何挺身捍衛子子孫孫的環境，更看

到了一個旁觀者如何化感動為行動，透過紀

錄影像，她的感動與信念得以傳達給更多的

社會大眾，也讓反核四這個台灣少數以環境

為主議題的社會運動，不至於湮消雲散。

這樣的作品讓人相信影像的力量，也讓

我們看到影像工作者的努力。肉身生命會壞

朽滅絕，但我們的作為卻有可能造成恆久的

影響，至於這樣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端

看我們的觀念與認識，這讓我們對生態議題

的影片有了更高的期待。（本文亦登載於95年

12月12日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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